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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默温诗中大量的自然意象为例，指明默温诗歌意象既与传

统的象征、隐喻有相通之处，也更注重意象并置和错位的层次感，带有很大程度

的无意识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在默温诗歌充斥着大量意象的同时，叙述者的身

份和主体意识却被模糊化了。这实质与默温追求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理想

境界相关，一方面自然意象是一种缩略暗示，用“疏离”、“空缺”参与了人的存在

主义生存体验。另一方面，这也是自然意象的无意识色彩所带来的。默温力图

表示自然意象与主体精神在无意识领域内的沟通和认同，从而导致主体隐匿在

自然物象之后，人类形象在诗中的不完全在场或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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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Ｗ·Ｓ·默温（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ａｎｌｅｙＭｅｒｗｉｎ，１９２７－）作为青年诗人登上诗坛时，虽
然马上赢得了诗界的注意①，但并不被认为是一个“革新者和实验主义的诗

人”②。在他的早期诗集［《两面神的面具》（１９５２年），《跳舞的熊》（１９５４年）、
《因野兽而发绿》（１９５６年）］中，有很多关于诗歌本身的歌咏，似乎诗人还在寻
找自己的诗歌主题、风格的确切表达方式。默温在“当我来自科尔基斯”中借一

个希腊的行吟诗人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诗歌言说方式的焦虑感，诗中写道：“现

在，惊奇吧，如果我来自／你的手的深深小河，／一个来自你的眼睛那曝晒的／大
海的陌生人，女士，／我应该把什么寓言告诉他们，／因而他们才会相信我？”
（《Ｗ·Ｓ·默温诗选》上：３４）③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对诗歌言说困境的隐喻。面对
“所有人都转动不轻信的耳朵”，和“带着一丝精明的笑容而倾听”的读者们，诗

人该去寻找什么样的叙述方式来寻求突破呢？

西方诗歌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从早期叙事诗的繁荣，到１９世纪
前期抒情诗的蔚为大观，２０世纪初期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也繁盛一时，如今２０
世纪中期，读者的口味在翻新，诗歌将如何从传统中推陈出新，获得新的发展呢？

恐怕是当代诗人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一困境是来源于读者

的难以取悦，但读者心理的变化实际上与２０世纪社会的非理性文化背景息息相
关。较之以往的任何一个世纪，２０世纪最为动荡，人类对于宇宙、对人生、对人
的个体等的观念都发生了剧烈变革。人的认识领域从１９世纪以前的“混沌”和
１９世纪的“有序”，进入了“无序”和“无限”的高级阶段，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最为深刻。非理性主义是对理性的反拨，也是对理性的超越和深化。伴随而生

的是对理性的产物包括语言的怀疑。对诗人而言，诗歌的难以为继很大程度上

来源于对诗歌语言确定性的怀疑和对语言陈规的否定。用何种语言言说才能取

得读者的信赖，用何种语言言说才能有创新，才能营造诗歌创作的新境界？即便

是创作后期，对语言和词语的思考也大量出现在默温的诗作中，默温说，“为了

讲述真理和慰藉／我有一条不过是伤口的舌头”（“钉子”，上：１０７）。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默温找到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其后他的诗歌风格虽

然几经变化，但从传统脱胎而来的意象成为默温诗歌的一个重要的言说手段和

承载方式。默温也被看作是美国“深层意象派”或称“新超现实主义”诗派的主

要诗人之一。这一诗派比较松散，诗人们创作风格各异，总体而言，他们不像早

期超现实主义诗人那样走极端，诗歌手法是温和、节制的，既强调意象的无意识

和非意识成分的开掘，又不排斥传统的诗歌技巧。事实上，默温的诗歌意象既传

统又现代，“作为一个历史性人物，默温充当了从庞德和奥登到当代文学的纽

带”④。默温现被认为是当今在世的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已经发表了近十

五本诗集，问鼎了美国的三大诗歌奖———国家图书奖、普利策诗歌奖和波林根诗

歌奖。在当许多同时代的诗人停顿和萎缩下来的时候，他仍借意象的奇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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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跳脱、奇幻，在诗坛独树一帜。

值得注意的是，从１９７０年发表的《搬运梯子的人》开始，自然主题在默温诗
歌中越来越显明，有评论直接把默温称为是自然生态诗人⑤。其实，从早期诗歌

开始，自然意象和包含动物、植物在内的生命意象就在默温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表达了诗人独特的生命意识和存在感觉。默温认为，“从理想上来说，诗歌的

主题就是生命本身”（梅里尔 ８３６）。本文力图追寻默温诗歌中自然意象的线索，
对默温独特的艺术技巧做一番简要的探讨，兼及思考美国“新超现实主义”诗派

的艺术特色和当代诗歌发展方向问题。

二

诗歌意象是作家思想、情绪、知觉的表征，默温诗歌的自然意象既与传统的

象征、隐喻有相通之处，也带有很大程度的无意识的成分。

如前所述，默温早期的诗歌具有一种克制的、散文化的风格，善于从传统文

化、神话、传说、寓言中汲取营养。早期的意象裹挟着情感的力量。这也表示默

温对传统的抒情风格和象征手法并未一味抛弃。他一方面去追溯诗歌源流之初

的 “池沼”（“闭眼而唱的歌”，上：２１），在希腊行吟文化源头去找寻自己的语调；
另一方面从富于现代先锋精神的诗人，特别是庞德、Ｔ·Ｓ·艾略特那里获益良
多。在超现实主义的潮流发展中，象征主义本身就给它带来了很多灵感，到

１９１２年，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被他们尊为先驱。如在“颂歌”中，默温用对上
帝的反复呼告来节奏全诗，诗歌的第一段“预言之鸟在模糊的山冈上／现在吟唱
夜晚被排干了水，／这个夜晚搅动的茎和源于／冬天地面的根是什么？”（上：２２）
很明显是对Ｔ·Ｓ·艾略特《荒原》开头的化用。此时的默温笔下的意象成为客
观世界和抽象观念世界交叉渗透的联接点，强调世界是人的心灵的象征，与艾略

特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如出一辙。艾略特反对浪漫主义诗歌情感泛滥中抒情方

法，开现代主义一代诗风。为此，他提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避却感情；诗不

是表现个性，而是避却个性”。并因之形成了独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即“用艺

术的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发现它的‘客观对应物’”。这就是说，通过“特

定的媒介物”加以暗示和象征，造成气氛，使“印象与经验以特殊而意想不到的

方式组合起来”⑥。默温也在自然中寻找客观物象作为情感、思想、观念的象征，

与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墓志铭”：“死亡不是消息／那块
我成为的石头，／他进入我的寂静／而我将依然为他静止”（上：１２）。墓碑是客观
的死亡消息的承载物，又是抽象的死亡的象征。

后来默温用更加个人化的方式写作。１９６０年，默温对无规则的韵律进行了
大胆的实验，特别是到了７０年代，他诗歌的“深层意象”具有偶然性的梦幻色
彩，完全建立在个体心灵的感受上，是一种直觉心理的“撞击物”。默温曾表示，

写诗要靠一种没有规律而言的灵感迸发，写作“遵循的不是某种靠智力拟定的计

划。”一个诗人“能做的只是引导它（指才华或天分———笔者注），希望它常驻，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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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它使它保持活跃、机灵、警觉……”⑦，也就是说，在诗歌意象上，一种直击心灵

的指示（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要比内涵（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更重要。用郑克鲁先生的话说，“这不
是发现了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合理意象，而是完全自由的、‘撞击产生

的意象’，它近似于一种心理的综合缩影”（７８）。如一首短诗“詹姆斯”（下：
６１６），花朵的细小对应生命的纤弱感，花朵的年复一年出现的生机又反衬了生命
的不可追回，“我”记忆的无能为力（“想不起它们的名字”）又与面对死亡的感受

相沟通，种种复杂的情绪和知觉全都统一在“花朵”这一意象上。意识与无意识

的霎那接通，意象也具有了多层次、复杂的审美效果。默温也汲取了早期超现实

主义意象并置和错位的诗歌技巧，注重笔下的意象的层次感。如“春天满溢的月

光”只有两行诗：“夜晚把这白色目光／送给她的兄弟雪之国王”（中：３０２），“目
光”与“雪”意象的并置，既富于女性的阴柔感，又增强了月光的清冽感觉。

虽然深层意象是破碎、隐晦、不确定的，但并不是没有条理和逻辑。深层意

象派的另一代表诗人勃莱认为：“好的意象含有逻辑，也就是说思想”⑧，能将诗

歌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意象有时不仅是诗人情思把捉的对象，也是诗人思维

的出发点，暗含诗中并统率全诗的内在结构，如“草莓”中并未直接描摹草莓，而

是开篇就向我们展示了父亲的死亡印象———“父亲死去时我看见 一道狭窄的山

谷”（下：５８５），父亲意外摔下车之后，“有一个男孩驾驭 高高地满载着／两种浆
果 其中一种是草莓”（下：５８６），草莓有着与鲜血一般的颜色，成了死亡的鲜明预
兆。最后又有这样的诗行———“我的母亲已经 醒了并且问我／我在早餐前 是否
要洗淋浴／她说我们 早餐吃草莓”。原来，草莓还起到了类似于《追忆逝水年华》
中“小玛德兰点心”的作用，打开了作者的记忆之门，并点染了记忆的鲜活印象。

这种思路的倒叙步步解开了草莓的死亡预兆，使得读者对当前的事件也心存疑

惧，扩宽了诗歌的想象空间，加深了其情感深度。

三

由此可见，融汇了传统和先锋精神的“深层意象”成为默温诗歌自我言说的

方式，它不仅能含蓄地表现诗人的情感，而且成为诗歌的内在肌理。但是，饶有

趣味的是，默温通过自然物象对生命意识强调的同时，诗歌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却

被模糊化了，似乎取缔了自我的存在。这里面似乎又存在一个悖论，假借他意象

物来自我言说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取缔了自我的存在，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就是

叙述者身份的缺失。简·弗雷泽指出，“为了寻求自然中浑然分享的境界，默温

诗歌的叙述者很少披露自身，或者没有个人的身份，好像是没有任何实体的说话

的嗓音而已”⑨。她认为，缺少独特个性的无实体的叙述者（ｔｈｅ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ｎａｒ
ｒａｔｏｒｓ），实际上是开启了对一个没有限制的、不详的自由境界的追寻。但是她通
过对“云雀”一诗的解读，也意识到这种想解放精神的初衷，却最终落入了默温

的一个用陈旧的二元对立模式建构的境界———“阴暗”和“光明”，自我的追寻似

乎还在路上，没有抵达；或者导向了神话或宗教的领域，那里自我的丧失就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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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的确，默温笔下的自然和动、植物是自明自足的，似乎不依赖任何事物而独

立存在。“听到山谷的名字”一诗从自然的立场，表达了默温对理性的产物———

语言的诘问：

最终那老人在述说

被遗忘的名字

以及它们自其而来的石头的名字

我很长时间向它询问哪些名字

而当他最终说出它们时

我没有听到意义

而且想不起那些声音

我不知道那给予源于

一块岩石的水和源于

另一块

掩饰的水的名字而生活

而在那我所没有的名字后面

水的颜色不舍昼夜地流动

那老人告诉我给予它的名字

而当它说出时我就把它遗忘

在那给予水的名字

在这里和那里之间

在现在消失了的地方之间

除了在墓碑的

陶瓷之脸上

和依然在这里的地方

而我再次向他询问

那给予水的颜色的名字

想要能够说它

仿佛我一生中不曾给予它一种思想

就了解过它 （下：６７１－６７２）

自然并不因名字而存在，名字也不能概括水的形状和颜色。理性的语言与

世界万物的非理性的存在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悖论。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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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意味。⑩传统的形而上学对存在是什么的追问，包含了一种危险，就是对存

在自身的遗忘。“清澈的天空”诗中这样描写：“因为我们丢失它们我们就说它

们老了／因为它们盲目我们就说／它们不能找到我们／它们那布满云层的凝视／在
我们的山上／不能触及我们／因为我们丢失了任何／它们呼唤着的人／我们就说它
们并没有呼唤／我们”（中：３４９－３５０）。在人类长久的历史中，出于人类自私的
目的，自然被改造，被破坏，被误读，甚至被剥夺了自己话语的权利。默温表示，

“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毫无例外，在我看来它完全是政治化的。”瑏瑡他所说的“政

治化”（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实质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诗歌必须对自然
的真实描绘，必须站在自然的立场，抛弃人类的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做一个绅

士吧：你需要我们（指自然———引者注）时你就获得我们，／我们做我们能愉悦的
事情，我们有某些美，我们无助，／依赖于我们”（“事物”，上：９８）。“诺亚的乌
鸦”改写了《圣经·旧约》中诺亚方舟的神话传说：“我为什么应该归来？／我的
知识不会适合于他们的知识。／我找到了未触及的陌生沙漠，／大得足以容纳我
的脚。它是我的家园。／它总是远离他们。未来／用我的嗓音分裂现实的时
间。／沙哑于实现，我从未许过诺言”（上：９５）。这首诗与旧约宣告的意义反其
道而行之，用动物的视角改写了人类的历史。这是对宇宙内每一个生命体的个

体权利的确认，也表达了对自然家园的向往之情。

但是，尽管默温在诗作中延续了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对人类

破坏自然的现象表示出最大的愤懑之情，但是，他没有完全对人类的力量失去信

任。存在主义在对世界悲观失望的同时，不也强调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

“自由选择”吗？因此，一方面，诗中的自然和动、植物意象是对自我个体体验，甚

至人类存在境遇的对应和强化。现代中的自然如同自我持有的一面镜子，笔下

的自然物象不再是经验可以把握的此在世界，而是经过情感之火的煅烧，又经现

实冷却的、冷静的心理的萃取物。默温的自然生态观也充分地建立在人类是世

界的一员，应担负起主体责任的立场上。“我觉得我们的重要性跟其他生物的重

要性是分不开的。……我们的重要性基于我们对所有生物的责任感和关注态

度，基于我们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我们的重要性和宇宙的其余部分没有差别这

样的事实。”瑏瑢

默温倡导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诗作通过“自然体验”来深化个

体生命体验，或以自然体验构成的复杂意象来隐喻个人的生存境遇，引发接受者

的强烈生存共鸣。如“燃烧的山峦”一诗并不是对自然物象的描写，而是对矿工

工作生涯的隐喻。“羞怯的火苗像夜间活动的土拨鼠／在它们的洞穴四处跳进跳
出”（上：８５）。除却我们分析的意象与诗人的情绪、思维方式的联系外，自然意
象和动、植物意象也参与了存在主义视角下人的存在表述。从缩略暗示的角度，

默温笔下的自然意象往往是以意识包裹的残缺状态来呈现的，“显现的形象不是

完整、有机的”，甚至走向物象错置（吴忠诚 ７３）。这种扭曲、错置的意象具有一
种含混的直觉力量，能表述无法用理性言语加以言说的存在主义感受。如“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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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夜”出现了众多的意象：“长满羽毛的月光”、“白色植物”、“喜鹊”、“水”，这

些自然意象并置在一起，提供了一种寒冷、干燥、苍老又清澈的冬夜印象。虽然

诗作中的“我”只是一个观察者，但是诗作的最后一句“今夜我再一次／发现惟一
的祈祷而它不适于人类”（上：１７９），将自然景象与人的生存境遇相沟通，奇异地
参与了人的存在主义生存体验。人类在默温的诗作中不具备行动能力，往往是

旁观者、思考者和记录者，默温将话语的主动权赋予了自然意象，“物体在你们可

以的时候前来与我们交谈”（“第三颂歌”，中：３１６）。而这些自然意象往往不加
阐释，显得凝练、简约，与人的“疏离”、“空缺”息息相通。如以“狗”命名的短诗

并未描摹狗的形象，而是孤独、空缺，诗眼在于“你是你自己的狗”（中：４１３），实
质描绘了现实生活中人类孤独的生存感受，而“河流”通篇没有人类，写来到城

市，生活在一个公园的鳄鱼们的内心汹涌，“看起来似乎睡着了但绝不是这样”

（下：７０９），却表达了现代人内心冻结的苦闷呐喊。简·弗雷泽认为默温的诗歌
没有具体的自我回归进程，实际这种现时的表述就是存在主义式的“空缺”，默

温表示，“我们对于我们周围的现时世界的感情，是一种不能触摸、或者把握、或

者表达它的感觉。那就是空缺”（欧文 ８２４）。主体的不完全在场甚至是缺场正
体现了默温诗歌的存在主义意蕴。早在８０年代的访谈中，针对“有评论说你的
诗中没有出现人”的说法，默温表示了否认，他反驳说“我想用人的语言和人的

感受写成并且涉及人的经验的诗都有人在里面。它是不是有戏剧成分，是不是

有第三人称的人则是另一回事。我想第一、第二人称的人在我的诗中要比第三

人称的人更常见”瑏瑣。他在另一访谈中又表示，“悖论是语言的基础，诗歌的基

础。空缺与存在的混合是我们用来看待这种悖论的方式之一”（欧文 ８２４）。
另一方面，这一自我的缺失也是自然意象的无意识色彩所带来的。默温力

图表示自然意象与主体精神在无意识领域内的沟通和认同。对默温而言，诗歌

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他曾将诗歌与祈祷相提并论，认为诗歌和祈祷有着

相似的行为结构———“祈祷是二元论行为。……通常是在建立一种联系。”而

“诗歌可能要做的就是认知这种联系，而不是试图去创造某种不存在的东西”瑏瑤。

这种联系的背后实质上是一种人与自然关联的“感觉意识”———“我们与每种有

生命的事物绝对彻底地、极其密切的相关相连”瑏瑥。语言无法信赖，但在混沌原

始的状态，意识和感受能够沟通。所以“听到山谷的名字”才有那一句：“仿佛我

一生中不曾给予它一种思想／就了解过它”（下：６７２）。自然与人类应该一种互
相依存、水乳交融的二元关系，缺少任何一方都难以想象。失去了纯粹的自然固

然可怕，缺少了人的主体性更为可悲。自然物本身丰富的传统文化意义也能促

使默温将描述性和解释性的言语降到最低，诗歌语言含蓄简练。“苹果”这首诗

营造了“在一间空屋的一堆未分捡的／钥匙旁边醒来／太阳高升”（中：４７６－４７７）
的意境，是人类闭锁心灵，向往自由的隐喻，只有最后一段最后一行才出现了“苹

果”———“那些钥匙寒冷得在我触摸时溶化／所有钥匙中只有一把／开启一个通
往寒冷的早晨之门／苹果的色彩”。虽然意象不是简·弗雷泽的考察重心，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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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现这一诗中的“苹果”意象在希腊神话、圣经传说中意义丰富，“这首诗歌引

起的神话回想允许默温进入一种简要的叙述，避免集中于当下自我的叙述”瑏瑦。

由是观之，默温的诗作缺乏叙述者的身份定位和追寻经历，避免对自然意象作出

解释，用朴质的语言包裹，甚而不提供与意象相关的语境给予提示，其实是力图

回归到个体的无意识或人类的前意识中去。难怪他在诗歌中表示：“我想述说森

林像什么／样子／／我将得用一种／被遗忘的语言说话”（“证人”，下：６７９）。这里
的“被遗忘的语言”实质指称就是人类难以察觉的无意识状态，个人体验与自然

意象两相交汇。如“写在一片落叶上”：“霜会在群星下出来／鹰隼会像它们的嗓
音变得微弱／狐狸会假装年老／猫头鹰会在夜里沐浴在雪中／野兔的痕迹会成为
空寂的影子／我会遗忘”（中：４３１），多个自然意象糅合在一起，富有一种迷离的、
梦幻的无意识色彩。无意识领域混沌、朦胧、模糊，然而却能达到物我两忘、“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理想境界。自我身份的遮敝导致了对自然状态的敞开，主

体从而隐匿在自然物象之后，人类形象在诗中的不完全在场或缺场。

总而言之，默温笔下的意象不仅是一种诗歌言说手段，还担负着诗歌主体的

建构任务。通过对意象的接受，不仅使自我个体意识回复完整（因为文明史残害

了人类朴拙的无意识），也能达到对万物的再度认知———“万物都以惊奇攫住

我／万物都在黑暗中醒着”（“安汶岛的盲目观察者”，下：６９２）。当然，过于强调
前意识、无意识也导致了诗歌所指意义的晦暗不明，显得过于抽象与玄奥，接受

者的体验也陷入了不可知的前意识、无意识的直觉领悟中，同时也带来了诗歌的

多义性，这恐怕是默温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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